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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服装厂中的
犹太移民女工境遇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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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一大批东欧犹太女性进入美国。犹太女性移民大都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进

入就业市场，又因为传统文化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主要进入美国工业化城市中的服装厂工作。这些犹太服装女

工以年轻未婚女性为主，大都作为廉价劳动力分布在制衣生产线的基础性岗位上，面临职业升迁困难，工资处

于低水平，以及遭遇性别歧视等困境。对于这样的工作境遇，她们一方面积极适应美国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

也通过跳槽、参加工会和罢工等方式进行抗争，但大多数女性在婚后回归家庭，结束工厂职业生涯，选择以家庭

为中心开展新的经济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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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头十年，共有 230 余万来自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东、南欧地区的
女性移民进入美国，引发了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外来女性移民潮。在这股女性移民大潮中，东欧犹太
女性移民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美国参议院移民委员会( The Immigration Commission of U．S． Senate，以下
简称美国移民委员会) 的统计资料显示，1880－1910年间共有 80余万犹太女性入境美国，占该时期外来
女性移民总数的 35%［1］34－44。这些犹太移民女性大都在纽约、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北部工业城市中落
脚，其中的青年未婚女性大量进入服装工厂中充当产业工人，对于推动美国服装行业的发展和女性移民

自身及家庭在美国的立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外学界对于该时期犹太女性移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将其作为美国女性移民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加以论述［2－3］，也有专门以犹太女性的移民经历、工厂就业、家庭文化、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互动等
为主题开展研究［4－6］，还有与其他移民群体的比较和综合研究［7－8］。国内学界尚未出现专门研究该时期
犹太女性移民就业问题的成果，只是在一些关于东、南欧移民的整体性研究中稍有涉及。鉴于此，本文
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档案文献资料，集中探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犹太女性移
民在服装厂就业中的遭遇及其反应，并深入思考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以期对了解该时期东、南欧女性
移民在美国的历史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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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犹太移民女性进入服装厂就业的原因

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从 19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的头十年，服装产业一直是美国城市吸
纳劳动力最为重要的行业之一，吸收了大约 20多万女性劳动力。尤其是在 20世纪初，美国女式服装产
业中 85%至 95%的工人是女性，其中尤以来自东、南欧的女性移民为主［9］259－269。从族裔来看，俄裔犹太
移民所占比例最高。以纽约市为例，1900年纽约服装产业中俄国犹太女工占 40%［9］271，到 1913 年增长
到 56% ［10］38。正如美国移民委员会报告中指出的，“对于东欧犹太人而言，这一行业成为城市劳动力市
场中最重要的生存资源的地位持续了长达二十年”［9］259。犹太移民进入美国后之所以大量进入服装厂
就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 一) 美国服装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 19世纪末东、南欧女性移民洪流涌入美国之前，美国的服装行业由于受到消费需求的刺激以及
新型缝纫机、印染机等新技术发明的运用，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扩张时代。19 世纪中期
以前，大多数美国人的衣服都是由自己家庭制作，或者去裁缝店定做，或是购买别人的二手衣服。服装
作为一项产业，市场较为狭小。但是，随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包括服
装在内的消费品需求迅速增长。到 19 世纪后期，城市中男性的大衣、裤子、马甲和衬衫基本已经商业
化，而女性服装产品则有衬衣、裙子、内衣、套装、套裙、大衣等诸多品类，基本囊括了女性所有的衣服种
类。与服装产业蓬勃发展相伴增长的便是服装就业工人的数量。相关调查显示，1849 年美国男士服装
工业中雇佣工人的数量大约是 9．6 万人，这一数据在此后的数十年内都保持稳定增长，到 1909 年达到
了 19万人。在女装和童装领域，1859年雇佣工人的数量仅有 6000人，到 1909年时增长至 15万人［6］91。
从服装工人的来源来看，在 1880 年以前，服装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来自于爱尔兰、英国、德国、瑞典等
西、北欧的“老移民”;到了 19世纪末期，迅速被涌入的东、南欧移民女性所取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内战和重建期间，由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东北部工商业发

展的政策，比如发行国债、豁免或者减免税收等，使得东北部地区在 19 世纪末期成为美国纺织业的中
心，其中尤以马萨诸塞和纽约最为发达。相关数据显示，20 世纪初，马萨诸塞州在美国纺织工业中一直
居于首位。而纽约市是美国的服装生产中心，19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该市提供了全美国 46%的男装、
70%的女装、92%的袖领、60%的手套和 60%的女帽［11］158。犹太女性移民几乎都是从纽约进入美国的，
并且绝大部分选在城市落脚，正好满足了服装行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
( 二) 犹太女性移民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

在东、南欧女性移民中，俄裔犹太女性是较为特殊的一支。历史上看，俄国境内几乎没有犹太人定
居，然而 1772年、1793年和 1795年俄国与普鲁士、奥地利对波兰的三次瓜分，让原定居于波兰的犹太人
变成了俄国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异文化属性使其长期遭受沙俄政府的压迫。尤其是 19 世纪末期俄
国频频爆发的反犹太人暴力事件，迫使犹太人从俄国犹太隔离区( Shtetl) 离开，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漂洋
过海到美国寻求安身立命之所［12］114－119。由于遭受到了沙俄政府的经济高压和深度剥削，俄裔犹太移民
普遍贫困，很多犹太家庭在移民美国之前就已经濒临破产［13］290－291。这些移民群体到达美国后几乎是衣
食无靠、白手起家。更为严峻的是，相较于欧洲母国，美国社会极高的生活成本给初来乍到的移民家庭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如果单靠家中的男性家长，根本不足以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因此移民女性

不得不大量置身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获取经济收入。
( 三) 德裔犹太移民在服装行业的前期基础

在俄裔犹太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之前，先期移民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已在服装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塑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俄裔犹太女性的就业路径。在经营服装行业的资本家和
工厂主中，德裔犹太商人占据较大比重。早在 19世纪中期之前，德裔犹太商人和贩卖二手衣服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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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开始不断寻求在服装领域创业，他们一开始主要投向男装行业，到 19 世纪 70、80 年代又扩大到女装
行业，成为犹太裔在美国服装行业中的先驱，并很快在服装领域站稳脚跟。该市的布卢门撒尔兄弟公司
( Blumenthal Brothers) 、哈特、夏弗纳与马克斯公司( Hart，Schaffner＆ Marx) 等多家知名服装公司都是由
德裔犹太移民创建和经营的［14］235－251。他们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形成了集犹太人为生产商、合
同分包商、工人于一体的产业网络链条。
美国服装产业这种非常浓厚的犹太民族移民网络特征，使得犹太服装厂非常喜欢雇佣自己的亲属、

同胞以及邻居，而这些人又会带来与他们有相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新工人。久而久之，犹太服装行业因
为个人、亲戚、朋友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张社会关系网，相互之间拉拢更多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来自同一母
国地区的人进入工厂。实际上，很多犹太移民女性在还没有到达美国之前，便已经知道将来的去处，即
到一家犹太服装厂工作。例如，移民女工戈尔迪·谢尔( Goldie Share) 曾回忆道:“在我还没有启程的时
候，在美国的亲属已经将我安排到一家非常好的女士衬衫厂工作，在那里我将成为一名机器操作

员。”［6］94犹太女性移民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便是通过慈善机构来寻求工作。慈善机构帮助犹太人找工
作，服装厂是一个重要的去向。一方面，服装厂急需劳动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也不高，能够大量解决用
工需求;另一方面，犹太工厂出于人道主义或者想要获得工人等原因，往往对这些慈善机构有资金或物

资的捐助，这样一来，慈善机构也投桃报李，向移民女性推荐这些公司［15］7。
( 四) 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对于那些没有关系网络的犹太移民来说，到达美国后既不会说英语也不认识说英语的其他移民，最

大的可能性便是通过说本民族语言意绪第语( Yiddish) 或者俄语的人来帮助他们找工作。丽贝卡·格
雷特( Rebecca Gealt) 是一名从罗马尼亚来的犹太寡妇，她到费城后就直奔那里的犹太工厂，因为她可以
与那里的监工交流，最终选择了一家离自己居住地很近的犹太女士套裙厂工作。另一个常用的途径便
是通过招工广告来获取工作。例如，犹太社区的意绪第语报纸《犹太前进日报》( Jewish Daily Forward)
便是犹太移民找工作的重要媒介。该报定期刊登服装厂的招工广告，比如招聘缝扣子工、机器操作员、
熨烫工和缝合工等等，这些广告经常许诺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报酬［10］43－44。此外，宗教信仰也成为推动
犹太女性移民进入服装产业的重要因素。犹太人对于像安息日这样的宗教典礼尤为重视，因此，工厂是
否在星期六放假或者是否允许在工作场所祈祷，成为很多犹太人在找工作时会着重考虑的问题。犹太
移民进入犹太人开设的制衣厂，在宗教信仰和实践方面能够获得相对较大的便利条件和认同感。
总之，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由于服装业广泛存在的关系网络和文化认同因素，犹太女性移民进

入服装厂工作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也是她们在新世界站稳脚跟、维持生活最现实的选择。

二、犹太移民女性在服装厂中的工作境遇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是美国产业革命急速发展的时期，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管理模式等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服装行业自不例外。总体的变化趋势是，传统的裁缝独立完成或者裁缝加助手式的制衣过程
被流水线式的机器化大生产所取代。在机器化大生产的模式下，工序越来越被细化和分割，生产工人也
从裁缝式的全手匠人演变为只需要负责一道工序的“会说话的机器”，以追求最佳经济效益为原则的科
学管理模式( 或称“泰罗制”) 在服装工厂中被广泛采用。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蜂拥而至的犹太女性移
民大都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她们在服装厂的工作境遇呈现出以下特征。
( 一) 处于职业阶梯底层，职业晋升难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科学管理模式在服装行业得到运用，使得服装生产环节被一步步细化，
工人被反复训练以达到熟练操作某一程序，从而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很多服装厂已经完成了制衣过程
的岗位细分。比如，完成一件女士裙子包括如下工作岗位:袖子、身躯部分、袖子和身躯部分组装、裙子、
腰部、裙子和腰部的连接、打褶、缝褶、蕾丝生产、修剪、抱扎、画扣眼儿位置、打扣眼儿、缝扣子、衣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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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衣领安放和机器刺绣。在一些大型工厂中，这些分工还会有更细致的划分，甚至于一个袖子的生产
又会分别由 4到 5个女性工人完成［16］157－159。这种细化分工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工业化时代美国生产
领域高效和高速的缩影。
对于较早到美国的犹太女性移民而言，部分熟练掌握制衣技术的女性尚有可能因此在工厂中谋到

一个较好的职位，但对于越晚到的移民，传统的纺织技能并不能成为她们挑选岗位的筹码，一切都得从

零开始。普遍的情况是成为一名基层员工，负责衣服一个部件的制作。然而，尽管“女式衬衫工厂的女
性移民工人，无论是出于需要工作收入应对经济压力，还是想要获得技能的提升，都表达了她们希望获

得岗位提升的强烈愿望”［16］172，但对于大多数服装行业的女工而言，几乎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当移民
女性成为操作机器的“会说话的工具”之后，工厂管理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熟
练工以提升劳动效率，而不是变换其他工作岗位。如此一来，她们在服装产业中的岗位晋升就变得异常
困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些移民美国前没有先期培训或者没有工作经验的女性在服装工业中遇到
了非常严重的职业晋升困境，即便是技术熟练的服装女工在美国的职业晋升也非常有限［6］106。作为外
来移民，由于宗教、文化、语言和相貌等方面都相异于美国本土人士，因而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非我族
类”的“他者”，一直受到排斥和打压，因此几乎无缘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体面职业。根据美国妇女局的抽
样调查显示，只有 3．9%的新移民女性从事白领行业［17］74－75。
( 二) 性别歧视普遍

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服装产业中，性别不平等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比如岗位的分配，职业晋升
等等，尤其是工资收入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不平等。几乎所有的调查和研究都显示，尽管存在不乏
个别女工的工资收入高于男性的现象，但从整体而言，女性的收入水平普遍都低于男性。例如，美国人
口普查局选取 1899至 1914年中的单个年份的年度工资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男士服装生产中女性平
均年工资略低于男性的一半，而在女士服装业中，女性年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 52%左右［18］。美国劳工
局在 1907至 1908年对 5座城市的男士服装产业工人( 主要是机器操作工、缝纫工和熨烫工) 的工资单
的调查显示，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例如在芝加哥，女性的平均周工资是男性的 70%，大约
为 7美元;而在纽约女性服装工人的周工资为男性的 60%，不到 7美元［19］130－131。
一般认为，两性之间的工资不平等主要来自于生产效率的不同，因为男性的速度和耐力是女性所无

法达到的，这使得男性工人的工资要超过女性。女性工人自己有时也承认男性在速度和力量上要更胜
一筹。一位在芝加哥库本海默服装厂( Kuppenheimer’s) 工作的女工承认:“她们厂一个男性工人有能力
一天生产 175件马甲，因为他更强壮，而一个女工最多生产 150至 160件，但是这是极限，而女工平均的
产量是每天 100件。因为女性的手部力量真的达不到男性的水平。”［6］118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女性表现
出了比男性更高的效率，她们依然不能获得比男性同事更高的工资。在芝加哥的工厂，罗斯·萨斯金
( Rose Soskin) 是一名机器操作员，负责缝制男式麻料大衣。她抱怨说:“我曾经是厂里缝得最快的工人，
但是那些男工在速度上比不上我，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就会拿着工资信封过来用嘲讽的口吻问我挣了多

少。我羞于启齿，因为我没有他们挣得多，尽管我的速度更快。”［6］118更普遍的现象是，女性和男性在相
同的岗位从事同种工作，男性也比女性的工资要高。1907 至 1908 年的周工资抽样显示，芝加哥女性缝
纫机操作员的工资是 8．56美元，男性是 9．87美元。在纽约，男士大衣厂的男性熟练技术手工缝纫工人
的周工资是 10．23美元，而在相同岗位上的熟练女工的工资是 7．20 美元 ［6］118。由此可见，服装厂中工
资收入的性别不平等，并不完全是基于劳动效率，更多的是制度性因素，根植于该时期美国普遍存在的

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
( 三) 工作岗位不稳定

对于年轻的犹太女性移民来说，想要找到一份服装厂的工作并不难。但是，她们的工作相当不稳
定，岗位变动也比较频繁。1907至 1908年，纽约市专门针对工厂女工进行过一次调查，发现该市男式
服装工业中 28%的女职工在同一岗位的工作时间不超过 5个星期。而且这种换工作的高频率在服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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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其它部分也非常高［20］52。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移民女性一开始的起薪非常低，根本不足以支付她们的生

活开销，因此会不断寻求更高薪水的工作。如果停留在固定的岗位，工厂管理者往往不会主动涨薪，女
工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与资方进行博弈才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再加上，服装工业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特点，在生产淡季的时候可能存在开工不足，裁员或者降低工资的情况;而在生产旺季时又会面临着别

的工厂“高薪”聘请工人的诱惑等等。1925 年，一项关于费城移民女性生活的调查提供了很好的证明。
调查报告显示，52%受调查的服装工人离开她们的岗位是因为淡季停工，要么她们所在的工厂关闭了，
要么暂时没有工作或者就是被直接解雇了。同时，该报告还显示，29%的服装女工是因为不满意低工资
或者希望找到更好的职位而离开现有岗位［17］115。1909 年，一项针对纽约市移民就业者的调查显示，
12%的女工离开先前的岗位要么因为工资太低，要么就是想有更高职位［10］196－210。一位在纽约市制帽厂
工作的犹太女工说道:“换工作是我们期待改变经济现状的唯一办法，因为若你呆在一个厂里太长时间
……资方老板会迫使你接受更低的工资，因为他们知道你还有金钱以外的其他东西自行补偿。”［21］93此
外，诸如工伤事故、结婚、另谋职业等因素也加强了服装厂犹太移民女工的流动性。
( 四) 职业生涯短暂

美国人口普查局曾经对 1890－1920年间的就业女性的年龄和婚姻特征进行过调查，发现该时期女
性就业人员的年龄高度集中在 16－24 岁之间。1890 年，全国女性就业总数为 369 万人，处于该年龄段
的人数高达 185万人，占总人数的比重高达 50%。1920年，女性就业总人口上涨到 820 万，该年龄段女
性为 322万，占总人数的 40%［22］67。因此，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女性就业群体的总体特征便是年轻
化和未婚，青年未婚女性是该时期美国就业女性的主体。相关统计显示，高达 83%入境的东、南欧移民
都是处于 14至 44岁的青壮年［23］88。对于犹太女性移民而言，大部分进入服装行业的女性是从 14、15
岁开始职业生涯的，一般工作 5、6年后，到 20岁左右就因成家陆续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毕竟，受传统
文化和美国主流社会观念的影响，该时期无论是对于美国本土女性还是对于移民家庭来说，已婚女性在

工厂就业都不是受到认可的举动。因此，犹太已婚女性大都回归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生产活动。职业
生涯短暂也成为女性工资处于低水平，职业升迁困难和受到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

三、犹太移民女性对工厂境遇的反应与调适

从整体上看，犹太女工在服装厂扮演的是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在职业阶梯中处于最底层，是最受压

迫和歧视的群体。然而，面对这样的工作境遇，犹太女性相比于其他女性移民群体有着相对不同的反
应，并且，不同时期的不同女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并不相同。
( 一) 新环境中的主动调整

正如前文所言，经济贫困是犹太女性移民进入工厂工作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她们必须

要尽快赚取工资收入来摆脱生活困境。面对美国服装厂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这些移民女性首先做
的便是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例如，一位从俄国来的犹太女性，她此前在母国从事女装裁缝工作，掌握
了非常精细的裁缝技术。到美国以后，为了寻求更高的工作收入，她进入到一家套裙服装厂工作，然雇
主提供的工作岗位并不是裁缝，而是机器操作员。在这家服装厂的生产体系下，她在“旧世界”学习的
一切技术都将束之高阁。她说道:“他们首先教我怎样成为一名机器操作员。我很快发现，女士服装裁
缝是一回事，而机器操作员是另一回事儿。作为裁缝需要依照客人的身形做设计和调整。但是机器操
作员就非常不同，监工给一捆衣服材料，通常是 6件衣服的量，你得学习操作工作的先后程序。例如，首
先生产袖子，然后是领子，你就可以把它们交给负责粗缝的工人了，然后这些部件就到熨烫工手里，然后

再回到你的手里。这种工厂的系统，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虽然他们也培训了我，但是整个工作中没
有什么技术含量，整个工作的过程都非常的紧凑。我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收入还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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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102面对生存问题以及美国工业化时期的生产模式，女性移民想要在工厂中谋得职位，除了适应之
外别无他法。
除了适应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外，犹太女工还需要文化方面的适应，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摆脱传统

宗教的束缚。在服装厂中，犹太女性进行宗教实践的时间和机会非常有限，尤其是在犹太教中居于核心
地位的安息日宗教实践。只有出自本民族的工厂相对能够体谅工人的宗教实践需求，一般会在周六关
门方便工人过安息日，但这样的举措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少。到了 20 世纪初，犹太移民社区严
格的宗教实践也开始走向衰落，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因为她们在生存压力下没有别的选择。正如一位
纽约的服装工人回忆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两种选择，要么周六正常上班，要么被解雇。但是很多女
孩子都不会选择后者，因为那个年代找份工作不容易，服装产业的季节性太强了，生产旺季很快就过去

了。”［6］142尽管到 1912年纽约下东区仍然有 25%的犹太工人还坚持周六的安息日，但他们大都在同胞的
分包合同作坊里工作，而不是正规的服装厂。并且，越来越多的分包制作坊也开始在周六持续工作，至
于工厂，几乎所有的工厂在周六都没有停工。
( 二) 逆境中的积极进取

进入工厂工作的大部分年轻女性移民虽然都把这段就业经历看作是她们从少女时代到婚姻生活的

一个过渡期，但是部分女性移民，尤其是其中的犹太女性在工作上显得非常有进取心。她们对自身经济
责任和消费诉求的期许，促使其不断谋求岗位升迁。好的工作就意味着好的收入，这对于改善家庭的经
济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很多犹太女性移民到美国的最大希望就是继续改
善经济条件，因为这会让她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得到更好的满足———好的住宿条件，漂亮的衣服，甚至钢
琴等其他金钱可以购买的奢侈品［24］125－126。在服装行业中，女性工人在女式成衣、套裙和内衣制造厂中
作为设计者、样品生产师以及服装裁剪师助理等几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岗位中，有相对较大的岗位升迁
机会［25］155－168。虽然男性也在这些部门中从事相应岗位，但是他们并不像在服装产业中的其他岗位那
样，成为女性职业上升的障碍，在这些岗位上，女性和男性往往共同分享中等和偏高岗位。尽管女性在
职业升迁中困难重重，但相比于其他行业中的就业女性，服装厂中的女性获得升迁的几率是最高的。在
20世纪的前十年，美国服装部门中有 85%至 95%的劳动力是女性。女性不仅控制着机器操作岗位，除
裁剪师以外的其他中高级岗位也不乏女性的身影［16］159。1914年威斯曼( Weiseman) 服装公司的 16个缝
纫机操作员中有 11个是女性，其余 5个是男性。有 2名女性负责服装样品制作，这项工作要求极高，必
须拥有最高水平的裁剪技术并对整个服装的制作流程非常熟悉。此外，还有一位女性在熨烫部门担任
主管［6］111。尽管最终获得升迁的女性并不多，但毕竟在部分岗位上实现了可能。
( 三) 后职业生涯的家庭经济贡献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她们在工作几年之后往往选择回归家庭，脱离工厂环境，进入家庭生产领域。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犹太女性移民的职业生涯较为短暂，这些移民女性大都在 20 岁左右会选择进入婚
姻生活，一旦结婚，她们在工厂的职业生涯往往就意味着结束。美国劳工统计局 1907 至 1908 年对五大
城市的男式服装制造业的调查发现，犹太就业女性中只有 7%已婚，并且超过 90%的犹太女工处于 16至
22岁的年龄阶段［19］540。一些学者针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东、南欧女性移民就业问题的研究发现，意
大利已婚妇女的就业比例最高，达到了 32．6%，其次是马扎族的 29．0%，斯拉夫民族的 22．9%，爱尔兰人
的 17．9%，犹太女性是最低的，只有 4．4% ［26］529。在东、南欧普遍比较保守的文化传统之下，已婚女性依
然保持较高就业比例，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及家庭的经济贫困。
到了 20世纪 30年代，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男性在挣工资的能力获得提升后，已婚女性外出就业的比

例就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27］27－29。而对于犹太女性移民而言，已婚女性之所以不再进入工厂就业，主要
原因则在于，他们回归家庭后依然可以采取别的经济参与活动形式来获取收入，比如房间和床位租赁活

动。20世纪初期，美国移民委员会的抽样调查显示，犹太移民( 主要是俄国犹太移民) 从事家庭房间或
床铺租赁的比例高达 43%，在犹太移民更为集中的大城市，从事这项经营的家庭的比例更高，例如，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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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这项比例便高达 56%［28］546。因此，对于进入婚姻生活的犹太女性而言，她们基本上就退出了工厂
就业领域，回归传统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了经济参与活动，而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取经

济收入。
( 四) 压迫中的顽强抗争

在工厂工作的年轻女性有很多人加入劳工组织，通过劳工运动维护自身权益。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美国服装行业由于竞争激烈，资本家大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工人工资( 包括随意罚款等) 等手
段对工人进行压榨。因此，服装行业也成为工人和资本家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美国移民委
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犹太服装女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 10 小时，有时甚至超过 14 个小时，而且需
要一周连续工作六天，有时候全周都没有休息时间［29］5。为了维护服装女工自身的权益，1900 年 7 月以
犹太移民女工为主的纽约下东区服装工人成立了名为“国际服装女工工会联盟”(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Union) 的劳工组织［30］383。1907至 1908年，美国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
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最终爆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服装女工罢工运动。这次罢工运动在短
短几个月内发展成为了一场全行业的罢工，共有两万多名服装工人参与。“国际服装女工工会联盟”公
开提出了每周工作时间限制在 52小时、支付加班费、废除不合理的罚款、承认工人合法权利等诉求。在
罢工运动中，犹太移民女性最为活跃，她们参与罢工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女工。犹太女性占服装产业劳动
力的 55%，但是她们参与罢工运动的比例却高达 66%至 70%［31］211。经过艰苦的斗争与谈判，到 1910 年
2月中旬时，纽约市 450家女士衬衣工厂中有 300家实现了资方与罢工工人之间签订协定，工人的合理
诉求得到了部分实现［32］239。此后，美国服装行业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服装女工工会的会员数量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最初的几千人增加到 1920年的 10多万人［30］383。这些女性工会会员大都是有东、
南欧移民背景的女性工人。
不仅如此，犹太移民女性还协助其他民族群体的女性成立工会，参与罢工运动。1912 年，在“国际

服装女工联盟”的协助下，波士顿女士衬衣工厂女工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并开展罢工运动。犹太女
性领导的女性工会和罢工运动获得了来自波兰、爱尔兰等移民后裔的女性就业者的支持，因为她们对罢
工运动所主张的女性和工人阶级权利心生同情和向往［25］189－190。于是，犹太女性成为该时期美国社会运
动的重要行动者，“始终公开地参与她们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33］ii。

四、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末 20世纪初，伴随着美国转型时期的外来女性移民大潮，一大批东欧犹太女性
进入美国。这些犹太女性移民大都因为生活贫困不得不进入就业市场，其中的年轻未婚女性往往因为
传统文化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进入服装厂工作。她们大都作为廉价劳动力分布在制衣生产线的基础性岗
位上，不仅职业升迁困难，工资处于低水平，还遭遇到广泛的性别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工作境遇，她们一
方面积极适应美国工厂的生产方式，同时也通过跳槽、参加工会和罢工等方式进行抗争，但受传统文化
的影响，大多数犹太移民女性在婚后回归家庭，结束短暂的工厂职业生涯，但在家庭中仍积极开展新的

经济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犹太女性移民在服装厂中的境遇并非特例，不过是该时期广大东、南欧女性移民在美

国各类工厂中就业遭遇的缩影。作为外来移民，整个东、南欧女性移民群体遭到主流社会的敌视和排斥，
然而她们为了自身和家庭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投身美国工业化的大潮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

参与活动获取收入。除了青年未婚女性在工厂中就业外，广大的其他女性尤其是其中的已婚女性，大都通
过以家庭为中心的分包合同制生产、房屋或床位租赁、小商品交易等非正规就业形式广泛地参与经济活
动［34］62－72。从长远来看，经过几十年努力和奋斗，女性移民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整体上较之在欧洲母国时
期获得了提升，同时对自身、家庭以及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东、南欧移民女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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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参与经济活动，加强了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往，为她们摆脱旧世界传统文化的束缚，产生追求独立和自

由的意识创造了条件，最终为她们在美国立足并融入美国社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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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Jewish Immigrant Women Labors in the U．S．
Garment Factor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Yang Jing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with the rise of immigrant women from ea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a large number of eastern European Jewish women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Jewish immigrant
women had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because of their poor life，and because of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r-
personal network，they mainly worked in garment factories in industrial c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Jewish garment women were mainly young and unmarried，who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basic positions of
garment production line as cheap labor force． They were not only suffered difficulty in career promotion，but al-
so from gender inequality widely． For such working conditions，on the one hand，they actively adopt to the pro-
duction mode of American factories，but also through job-hopping，labor unions and strikes to protect their in-
terests，however，most of Jewish garment women returned to their families through marriage，and thus finished
their factory careers and participated new economic activities centered on their families．
Keywords: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Jewish immigrant women; factory employment; gender in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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